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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時光--龍貓公車的異想世界

瀛苑副刊

兒時空間的夢囈 

捷運就像飛低了的大飛機，那快速、勇往直前、毫不猶豫的姿態，真像個鬥士。然而

那無畏的快速也在知識爆炸的時代，給了我幾近窒息的壓力。所以，我會特別喜歡坐

上繪有特殊圖案的捷運，特別是田園的、動物式的，因為這時就會天真地覺得自己坐

在龍貓公車裡面。 

此時，捷運外頭的文明城市不再是機械、枯燥制式的大廈，而是一片充滿生氣的森林

原野。雖然坐在捷運裡頭，但也能感受那一片能量原野所吹來的草味，然後傻勁地想

：也許自己也能遇見大龍貓唷。那遇見龍貓之後，我要跟他說什麼呢？我可不可以像

電影裡面的那個小女生對他灑下依賴、信任的網？可不可以一起種植象徵希望的樹

？可不可以對他撒嬌，請他帶我翱翔呢？兒時的記憶，那龍貓電影予人的甜美希望

，在這搭乘的時候，全湧上了心頭。想著想著，心裡便開始哼起主題曲的旋律…… 

我想，我心裡一直有個原野，那是個兒時純真的空間，現在卻是我現實到不了的地方

；那個地方既近又遙遠，既清晰又模糊。所以，搭乘連接陸面的公車、火車，我會覺

得太踏實、太真實，而搭乘飛躍空中的捷運，反而認為自己離兒時的時空最為接近。

也許，在受世俗紅塵磨練淘洗的過程當中，會更珍惜不受規範束縛的、最樸真的自己

吧！（小魚） 

 

人形線條 

巨大的捷運長龍，每天運載多少匆匆行人？跟一群人，在捷運車廂裡朝目的地奔馳

，速度縮短距離，在這奇異空間裡，細細觀看人們身型的線條。一星期，每天上課與

下課時間皆不同，讓我可以在不同時間點上與大都會裡的人們相遇：早上的上班族們

、中午的城市遊蕩者（或者說是冒險家）、傍晚的下班族們、深夜的行人們…… 

早晨，半瞇著眼打著哈欠，一臉睡意的男男女女，遊魂似的靈魂塞進嚴肅套裝裡，像

一個個規格相近的挺立娃娃，機器戰警的動作，迅捷鑽進捷運長龍肚裡，隨著車身搖

晃，是乖乖隨命運浪潮前後晃動的浪花。中午，避開人潮的人形顯得較為自由、柔軟

，但總藏著一股不確定的茫然；有的雙眼閃閃發亮，那是已經找到真實生命的人們

，所以真實的光芒會從他們眼瞳中散發出來；另一種雙眼有神閃著光點，但緊抿的嘴

唇線條告訴人他們已經有了尋寶圖，卻還沒找到寶藏，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他們握

著車內鐵桿有力堅毅的手部線條，透露出這條訊息。 



我每天跟許多來來往往的人們，在一瞬間又一瞬間裡，快速擦身而過，真切地體驗到

什麼叫做「錯過」，對我而言，這就是屬於捷運站裡--最真實的氛圍。（芙達） 

 

尋覓 

「嗶嗶嗶…嗶嗶嗶…」隨著即將關門的聲音響起，我趕緊加快腳步通過，在台北這座

城市裡，這樣緊湊的節奏已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天早上搭乘捷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靠窗的位置坐，這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

喜好，但有的時候運氣不好，會坐到有陽光曬的地方，通常要等到坐定位以後，才是

我一天生活的開始，和別人不同的是，大部分的人一上車就很快的將自己融入周遭的

環境裡，形成一種保護色，而我則是開始尋找。 

首先，我會看看四周，有沒有和我一樣同是正在尋找對方的人，如果有，我們會彼此

望著會心一笑，但通常是找不到，之後我會把目標轉向今天和我穿著打扮類似的人身

上，我想知道，在那低調的外表下，是不是也藏著不甘平凡的性格。最常吸引我注意

的，是那些音樂開很大聲的人，也許連他自己也沒有察覺到，他聽的歌正向別人說明

了他這一秒的心情。 

還有另一種人，他永遠只會對著窗外望，靜靜的好像在發呆，我懷疑他是不是也在這

城市裡找尋著什麼，或是等待著，下一站會有認識的人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對他說

聲「早」。 

隨著列車緩緩駛進終點站，車內的乘客頓時清醒了起來，臉上的疲憊也一掃而空，我

感到有些落寞，可是走出門後我又開始尋找了。 

只不過這一次，我尋找的是和我一同向前邁進的伙伴。（阿飛） 

 

思考三度空間 

坐在淡水捷運車廂往窗外看，一片山明水秀，使人暫且忘卻紛擾。陽光穿過車窗滲進

來，柔柔的、美美的。我常常坐在面向八里的座位，享受著淡水閒情。坐捷運時，我

有個習慣，那就是隨身帶著一支筆、一張紙以及隨身聽。隨身聽裡擺著各式各樣的音

樂，美景映入眼簾，樂聲悄然入耳，心頭總是會浮現一些情境與字句，若手邊沒有紙

和筆，豈不讓這些都付諸流水？ 

我將幾個關鍵字寫下來，待閒暇寫文章時拿來當作題材或串成詩句，有時靈感特別強

烈，在車廂中就完成了一篇文章。隨著捷運的行駛，窗外也有黑暗的時候。自己的臉

龐映在車窗上，有點朦朧又帶幾分真實。這是屬於自我對話的時間，看著另一個自己

，那是真正住在內心深處的自己。我可以在玻璃上用眼神與「真我」交流，把一些想

要的、不想要的，想做的、不想做的全部理清楚，那時間彷彿停在當下，直到靠站。 



捷運不只是捷運，除了實務價值之外，也可以是思考的好場所。每當有所困惑，踏進

車廂便是思考的開始，問題不一定每次都能想出個絕「對」方案，但在問題思考的同

時，判斷的訓練已經展開，每一次思考都會提升判斷事物的能力。 

台北，快步調切割著生活如同分節的車廂，而我，在淡大與家門之間，找到屬於自己

的新世界。（張亞蓉） 

 

發酵 

每天從捷運的彼端，坐到捷運的彼端；有多遠，感覺好遠。不包含起站以及停站，總

共24個站台會停靠。 

從淡水起站開始找到了靠邊的座位，倚靠著硬冷的背椅，沉重的失去了意識，昏迷似

的睡著。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旁邊會不會是坐了一個帥哥？還是旁邊會是一個穿著

白色長襪的高中生？還是在我面前站了一排剛下課的重考生？還是有一個大腹便便的

孕婦站了十幾個站苦等不到位置？還是彎腰駝背的老翁不穩的顛簸了幾個站？ 

一個敲擊，「痛！」因為搖搖晃晃的、不穩的撞到了白色窗框；中山站到了，總是在

相同的站名醒來，再疾駛兩個站；看來，「家」就要到了。漸漸清楚聽到台北車站就

要來到。漸漸醒來，漸漸開始可以清楚感受到捷運的搖晃，是腦中的訊息在發酵，還

是因為坐了好久好久... ...暈眩的感覺不斷湧進腦中……小叮噹的任意門可不可以

借我，愛我的爸媽可不可以稍微鬆開手，工作可不可以停一停，教授你能不能講慢一

點，18歲可不可以再來一次，相遇的時刻可不可以拉長，擁抱的感覺能不能變單純。

（susan） 

 

鞋戀 

我是個外地生，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回家，捷運也成了我必備的轉乘工具。每次踏進車

廂，如果是回家時，我會選擇靠淡水河的那側座位，因為午後波光瀲灩的淡水河會輕

易地讓人感受到慵懶的滋味；如果是返回淡水，我會選擇另一邊，因為再過幾站華麗

壯觀的圓山大飯店就會出現在眼前。 

坐定位置，我的眼睛除了注視窗外景色，還會低下觀察每個人的足底風光。穿著正式

西裝的上班族踩的是擦得黑亮的皮鞋，身態優雅的粉領族總是離不開能修飾身型的高

跟鞋，還有老爺爺、老奶奶為了走得舒適而穿上的軟皮質包鞋，最活潑好動的小朋友

有的穿涼鞋、有的穿拖鞋，但是穿拖鞋的多半只剩拖鞋在地上，因為主人早已不安分

地爬上坐椅嬉戲。才過幾站，又多了好幾雙鞋子。 

剛走進來的輕快步伐，白色運動鞋染上層層污黑，映照著它們主人被太陽曬黑的青澀

笑容。幾雙小尺寸的個性帆布鞋也跟著踏入，笑聲忽然傳開，吵雜聲也漸大，可能是



同學意外碰見吧！我看著走過來走過去的黑色、紅色、藍色、白色、咖啡色、粉紅色

的鞋子，車廂頓然一停，原本還優雅慢走的鞋子忽然間全急躁起來，原來是台北車站

到了，我也站起來，背好背包，踏著腳上的夾腳涼鞋，繼續我下個旅程。（果果） 

 

尷尬的氛圍 

由於我很少搭捷運，因此總是無法習慣某些時候的捷運車廂。坐捷運時，大部分的人

不是埋頭做自己的事，就是閉目養神，我往往也不自覺得地融入這樣的「群眾行為」

，後來才漸漸明白，原來乘客們彼此的眼神若在這狹窄的小空間裡飄來飄去，偶而會

撞在一起，此時很容易形成尷尬的感覺。若是笑，人家當你是變態，不笑，又好像太

冷酷，如果沒有眼皮幫忙，還真不曉得會是怎樣的情況。 

曾經我準備到雙連站找朋友時，有一位近五十歲的女士在士林站上車後，便站在我座

位正前方，我禮貌性地起立讓座，她也禮貌性地搖頭不坐，再請，再拒絕，此時靈敏

的我看到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伯，瘦弱的雙腳正撐著單薄的身軀，僵硬的緊抓車廂中

間的欄杆，隨車搖晃，於是我走向前示意要讓座給他，他也笑著搖頭拒絕並說：「袂

要緊，你坐就好！」「我再兩站就到了！還是讓你坐吧！」，再請，又拒絕。結果

，一位站在五十歲大嬸和六十歲老伯中間的二十歲青年，正被當下超尷尬的氛圍所啃

咬著，我彷彿聽見車廂的某個角落正傳來嘶嘶竊笑。 

於是接下來的十分鐘，那個位子上飄著乏人問津的灰色氣流，而我淹沒在進退兩難的

尷尬氛圍之中。（不鳴物體）


